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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港
產
電
視
劇
，
單
是
聽
對
白
，
就
有
很
多

﹁
奇
景
﹂。
某
劇
，
秋
官
跟
疑
是
他
女
兒
的
陳
茵
媺

有
很
多
對
談
戲
。
秋
官
是
字
正
腔
圓
，
字
字
吐

出
，
女
的
別
說
吐
字
，
連
音
也
未
推
得
出
來
，
語

音
醬
在
鼻
位
，
不
進
不
出
，
一
個
字
未
講
完
就
連

去
下
一
個
字
。
如
果
不
看
畫
面
，
根
本
不
知
她
在
說
甚

麼
。
本
地
人
拍
給
本
地
人
看
的
劇
，
沒
外
來
演
員
，
卻

要
看
中
文
字
幕
才
知
演
員
在
講
甚
麼
，
也
是
新
事
物
。

這
是
比
懶
音
更
嚴
重
的
問
題
。
如
果
是
懶
音
，
把
㞫

生
銀
行
說
成
﹁
痕
身
銀
寒
﹂，
那
還
是
字
正
腔
圓
聽
得
清

楚
的
﹁
痕
身
銀
寒
﹂
四
字
。
可
惜
是
現
在
的
人
連
懶
音

也
說
不
清
楚
，
好
比
有
時
接
到
一
些
推
銷
員
電
話
，
劈

頭
先
來
一
段
開
場
白
，
說
完
了
，
推
銷
員
等
我
的
反

應
。
我
問
，
你
剛
才
究
竟
說
了
一
串
甚
麼
呢
？
公
司

名
、
產
品
名
、
服
務
名
，
一
個
字
也
聽
不
到
。
即
使
重

複
一
遍
，
還
是
不
知
在
講
甚
麼
。
對
不
起
，
只
好
掛
斷
。

連
舞
台
劇
演
員
也
是
這
樣
。
在
台
下
聽
到
的
，
是
矇
矓
的
一
片
語

音
，
估
計
大
致
是
說
了
某
些
對
白
。
這
樣
看
戲
，
對
買
票
入
場
的
觀

眾
甚
不
公
平
。

一
代
有
一
代
人
的
挑
戰
和
難
處
，
正
如
上
一
代
看
不
慣
我
們
這
一

代
未
經
戰
亂
，
不
能
吃
苦
，
少
看
古
書
，
國
學
水
平
低
，
這
些
都
是

我
們
認
的
，
有
些
事
也
真
無
能
為
力
，
只
有
在
可
以
做
的
地
方
努
力

吧
。
比
如
說
要
當
演
員
，
就
請
先
張
開
嘴
巴
，
打
開
口
腔
，
老
老
實

實
學
發
聲
，
學
吐
字
。
坊
間
這
麼
多
戲
劇
老
師
，
一
定
有
人
可
以

教
，
只
差
自
己
想
不
想
學
而
已
。
或
者
說
，
現
在
已
經
沒
人
像
秋
官

那
樣
講
對
白
了
，
字
正
腔
圓
落
伍
了
。
這
是
自
欺
欺
人
的
歪
理
。
你

根
本
沒
能
力
字
正
腔
圓
，
和
你
有
能
力
去
字
正
腔
圓
、
但
為
了
演
戲

風
格
而
選
擇
另
一
種
說
話
方
式
，
是
兩
回
事
。

不
過
，
照
現
在
的
情
況
演
變
下
去
，
可
以
想
像
下
一
代
不
單
經
濟

能
力
兩
極
化
，
連
話
語
也
兩
極
化
。
一
小
撮
人
字
正
腔
圓
，
發
音
和

吐
字
標
準
，
佔
社
會
主
導
權
，
另
外
的
人
只
願
張
開
十
分
一
的
嘴

巴
，
以
壓
縮
變
形
的
語
音
溝
通
，
建
立
群
組
身
份
。
電
視
劇
不
好
看

事
小
，
社
會
各
走
極
端
才
事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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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陳
　
莉

你在說甚麼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有
一
個
時
代
叫
中
華
民
國
，
不
是
現
時
台
灣

的
中
華
民
國
，
而
是
一
九
四
九
年
前
的
中
華
民

國
。
那
個
時
期
，
或
者
溯
至
晚
清
，
方
當
亂

世
，
文
爭
武
鬥
，
引
出
了
無
數
﹁
英
才
﹂
競
折

腰
，
締
造
了
一
個
色
彩
斑
斕
的
時
代
。
這
些
人

物
，
俱
往
矣
。
方
今
大
陸
學
界
，
呼
之
為
﹁
民
國
範

兒
﹂。範

者
，
範
型
也
，
模
範
也
。
這
些
﹁
模
範
﹂，
特

立
獨
行
，
奇
思
怪
想
，
英
雄
與
狗
熊
，
文
醜
與
文

聖
，
獨
樹
一
格
。
在
那
個
恍
如
春
秋
戰
國
的
時
代
，

各
擅
其
長
，
成
敗
不
說
，
忠
奸
不
論
，
俱
留
下
不
少

可
歌
可
泣
、
可
怒
可
笑
的
事
來
。
世
間
若
靜
好
，
肯

定
不
能
孕
育
出
這
麼
多
的
﹁
範
兒
﹂
來
。

讀
罷
劉
仰
東
的
︽
去
趟
民
國
︾，
坊
間
又
見
朱
平

編
著
的
︽
民
國
範
兒
︾︵
海
口
：
南
方
出
版
社
，
二

○
一
二
年
一
月
︶
和
邵
盈
午
的
︽
民
國
範
兒
：
風
流

總
被
雨
打
風
吹
去
︾︵
北
京
：
東
方
出
版
社
，
二
○

一
二
年
二
月
︶，
對
這
些
範
兒
的
事
跡
，
讀
之
甚
為

過
癮
。
朱
平
按
﹁
文
風
﹂、
﹁
武
人
﹂、
﹁
政
事
﹂、

﹁
世
相
﹂
來
區
分
，
又
是
一
部
新
的
︽
世
說
新

語
︾
；
邵
盈
午
卻
擇
其
典
型
人
物
來
長
篇
論
說
，
都

是
可
消
永
晝
之
書
。
但
我
最
愛
看
的
還
是
小
小
一

則
、
朱
平
的
︽
民
國
範
兒
︾。
這
書
封
面
有
幾
行
細
字
，
頗
見

神
韻
：

﹁
在
那
時
，
人
說
人
話
，
鬼
做
鬼
事
。
人
像
人
，
鬼
像
鬼
。

頂
天
立
地
。
﹂

有
些
人
的
﹁
鬼
話
鬼
行
﹂，
確
令
人
感
慨
萬
分
。
一
九
一
七

年
張
勛
復
辟
，
進
宮
接
溥
儀
復
位
。
當
溥
儀
賜
座
時
，
愛
看
戲

的
﹁
辮
帥
﹂
搖
頭
晃
腦
說
：
﹁
萬
歲
在
上
，
安
有
老
臣
座
位
。
﹂

龍
顏
頓
大
悅
。
這
就
是
鬼
行
和
鬼
話
。

又
如
上
海
有
兩
個
富
婆
，
被
控
強
姦
一
男
性
少
年
，
在
強
姦

時
，
少
年
心
力
交
瘁
猝
死
在
女
人
大
腿
上
。
兩
富
婆
被
關
進
了

監
獄
。
曹
汝
霖
聞
訊
，
認
為
判
決
不
當
，
遂
以
律
師
身
份
為
之

辯
駁
，
認
為
女
人
在
生
理
局
限
上
，
不
能
強
姦
男
人
，
即
使
兩

個
女
人
使
用
輔
助
技
術
與
這
少
年
發
生
了
性
關
係
，
法
律
上
也

沒
有
明
文
指
女
方
是
在
﹁
實
施
犯
罪
活
動
﹂。
法
院
終
因
他
的

辯
駁
而
判
兩
富
婆
無
罪
。
兩
女
出
獄
後
，
竟
心
甘
情
願
為
﹁
恩

人
﹂
劈
腿
。
這
也
是
鬼
話
鬼
行
。

當
然
，
有
些
鬼
行
更
令
人
憤
慨
。
太
平
洋
戰
事
爆
發
後
，
香

港
危
在
旦
夕
，
留
居
香
港
的
國
民
黨
要
人
和
文
化
界
名
流
被

困
，
無
法
脫
身
。
而
孔
祥
熙
竟
以
飛
機
搶
運
老
媽
子
和
洋
狗
，

一
時
輿
論
譁
然
。

這
些
逸
聞
多
不
見
於
正
史
，
但
讀
後
每
令
人
感
慨
。
而
且
所

說
都
是
有
案
可
稽
。
書
中
﹁
文
風
﹂
一
章
，
更
記
載
了
不
少
文

人
的
趣
事
。
如
清
末
的
吳
稚
暉
，
流
亡
日
本
時
，
有
次
演
講
，

正
一
口
一
句
大
罵
老
太
婆
慈
禧
太
后
，
突
然
皮
帶
斷
裂
，
褲
子

滑
落
，
他
以
手
提
㠥
褲
子
，
口
仍
不
停
。
慈
禧
死
後
，
他
為
文

罵
她
﹁
乾
癟
的
乳
頭
﹂，
謔
而
虐
。

胡
適
之
的
太
座
江
冬
秀
說
：
﹁
適
之
造
的
房
子
，
給
活
人
住

的
地
方
少
，
給
死
人
住
的
地
方
多
。
﹂
原
來
胡
適
的
書
，
都
是

死
人
遺
留
下
來
的
東
西
。

﹁
民
國
範
兒
﹂
有
忠
有
奸
，
有
邪
有
正
。
中
國
人
民
大
學
張

鳴
說
：
﹁
各
種
各
樣
的
人
，
都
有
自
己
施
展
的
舞
台
，
但
施
展

的
前
提
，
是
你
有

這
個
本
錢
。
這
是

個
連
小
偷
、
流
氓

都
有
個
性
的
年

代
，
大
家
各
有
各

的
道
，
沒
有
絕

活
，
就
別
想
混

好
。
﹂
然
而
，
若

沒
有
那
個
時
勢
，

又
怎
會
湧
出
那
麼

多
﹁
範
兒
﹂
！

「範兒」群出的年代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近
年
粵
曲
名
家
羅
家
寶
、
阮
兆
輝
等
都

常
唱
︽
再
進
沈
園
︾，
曲
述
南
宋
名
詩
人

陸
游
︵
陸
放
翁
︶
與
妻
唐
琬
訣
別
四
十
年

後
再
遊
舊
地
﹁
沈
園
﹂
勾
起
舊
憶
，
寫
下

了
︽
再
進
沈
園
︾
之
千
秋
名
句
：

﹁
城
上
斜
陽
畫
角
哀
，
沈
園
非
復
舊
池
臺
；

傷
心
橋
下
春
波
綠
，
曾
是
驚
鴻
照
影
來
。
﹂
此

四
十
載
離
情
長
恨
，
粵
劇
和
越
劇
都
寫
下
過
膾

炙
人
口
之
︽
夢
斷
香
銷
四
十
年
︾
名
劇
，
也
是

阮
兆
輝
、
羅
家
寶
等
近
年
常
唱
之
曲
，
今
日
在

此
一
提
，
是
在
下
曾
有
類
此
之
﹁
文
匯
緣
﹂。

近
日
一
襲
驚
雷
似
之
來
電
，
勾
出
了
本
人
一
段

夢
斷
香
銷
五
十
年
之
迴
夢
，
比
古
劇
所
唱
之
四

十
年
再
進
沈
園
更
多
了
十
年
，
真
是
比
傳
說
故

事
更
添
一
份
傳
奇
，
遂
以
記
之
。

筆
者
阿
杜
年
邁
七
旬
之
年
，
記
得
和﹁
文
匯
﹂

淵
源
甚
深
，
在
下
一
九
六
○
年
由
穗
來
港
後
學

執
筆
為
文
，
寫
短
詩
、
散
文
、
短
篇
小
說
，
當

年
第
一
份
投
稿
︽
青
年
園
地
︾
獲
刊
登
者
，
便

是
六
○
年
時
之
︽
文
匯
報
︾。

當
年
剛
由
廣
東
師
院
中
文
系
轉
來
港
謀
生
。

那
時
在
下
是
廣
東
青
年
隊
足
球
選
手
，
參
加
過
一
九
五
九

年
首
屆
全
運
會
後
便
要
輟
學
，
因
父
母
雙
亡
又
要
養
弟

弟
，
來
港
後
謀
生
覓
食
，
因
讀
中
文
有
年
又
學
之
心
未

斷
，
便
常
在
港
各
報
刊
投
稿
。
而
在
一
九
六
○
年
唸
中
文

時
邂
逅
同
系
女
生
嬌
娥
鄧
瑜
珮
，
來
往
不
到
一
月
在
下
便

赴
港
，
兩
人
間
有
書
信
往
還
。
記
憶
中
阿
杜
曾
把
鄧
女
寫

來
之
短
詩
投
在
︽
文
匯
報
︾
獲
得
多
次
刊
登
，
二
人
便
在

此
五
十
年
前
之
文
匯
園
地
結
下
了
此
段
文
字
緣
。

五
十
年
前
阿
杜
來
港
和
鄧
女
一
別
便
成
永
訣
。
隨
後
本

人
航
海
四
洋
飄
泊
十
多
年
，
後
又
潛
上
美
國
做
黑
市
酒

保
，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在
紐
約
坐
移
民
監
後
遞
解
返
港
，

轉
而
考
任
港
聞
記
者
，
上
世
紀
八
、
九
十
年
代
轉
任
電
影

宣
傳
︵
嘉
禾
宣
傳
總
監
︶，
數
十
載
間
娶
妻
生
女
最
後
轉

為
電
影
人
、
文
字
工
作
者
。
輾
轉
五
十
多
年
，
對
半
世
紀

前
﹁
文
匯
緣
﹂
之
精
神
初
戀
美
嬌
娥
未
有
一
刻
忘
情
絕
念

過
。
一
九
六
○
年
初
別
鄧
女
，
記
得
她
說
過
有
一
族
叔
在

港
元
朗
開
有
﹁
及
時
雨
﹂
農
場
。
阿
杜
和
元
朗
屏
山
鄧
氏

族
人
名
士
鄧
達
智
多
年
好
友
，
曾
多
次
委
他
代
打
探
有

無
族
人
鄧
女
下
落
。
輾
轉
五
十
年
，
前
日
突
接
一
手

電
：
﹁
我
叫
鄧
瑜
珮
，
是
你
五
十
年
前
的
同
學
，
最
近

碰
到
鄧
達
智
告
訴
我
你
在
找
尋
我
找
了
幾
十
年
，
他
給

我
電
話
囑
立
即
打
給
你
，
杜
同
學
我
來
了
，
多
謝
你
沒

有
忘
記
舊
同
學
。
﹂

啊
，
夢
斷
香
銷
五
十
年
，
電
話
相
約
，
明
日
便
去
相
見

五
十
年
前
舊
時
侶
，
心
靈
震
撼
夜
難
眠
，
遂
匆
匆
此
文
，

一
記
這
一
段
本
人
之
﹁
近
代
史
﹂
痕
跡
可
也
。

五十載文匯緣
阿　杜

杜亦
有道

二
○
一
二
年
的
英
國
充
滿
節
慶
氣

氛
，
先
是
英
女
王
伊
莉
沙
白
二
世
登
基

六
十
周
年
，
一
連
串
的
慶
祝
活
動
持
續

多
天
舉
行
，
又
放
有
薪
假
期
，
真
是
普

天
同
慶
！
然
後
就
是
在
倫
敦
舉
辦
的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
十
七
天
的
運
動
比
賽
將
吸

引
數
以
百
萬
計
海
內
外
觀
眾
。
但
這
些
都
不

是
我
要
在
五
月
造
訪
英
國
的
因
由
。

已
有
接
近
兩
年
時
間
沒
來
倫
敦
，
每
次
到

倫
敦
這
個
大
都
會
，
總
會
抽
時
間
欣
賞
一
兩

場
音
樂
會
、
歌
劇
、
音
樂
劇
、
舞
台
劇
、
或

是
電
影
。
今
次
到
倫
敦
則
是
專
誠
應
邱
總
夫

婦
邀
請
出
席
欣
賞
一
場
音
樂
演
奏
會
，
演
出

場
地
就
在
他
們
居
處——

毗
鄰
英
國
皇
室
溫
莎

堡
、
有
近
三
百
年
歷
史
的
莊
園
大
宅
內
！
這

個
聽
樂
經
驗
與
在
傳
統
的
音
樂
廳
、
大
劇
院

中
賞
樂
，
卻
又
自
有
不
同
處
。

醉
心
古
典
音
樂
的
邱
總
及
夫
人
，
每
年
兩
度
都
會
在

他
們
這
所
充
滿
歷
史
的
莊
園
大
宅
內
舉
行
音
樂
共
賞
聚

會
，
邀
約
年
中
因
各
自
事
忙
、
少
有
機
會
碰
面
的
至
親

好
友
出
席
，
聆
聽
美
樂
並
品
嚐
專
業
廚
房
烹
調
的
佳

餚
。
春
季
聚
會
可
應
時
賞
花——

邱
夫
人
特
別
從
中
國
洛

陽
移
植
過
來
、
開
花
如
湯
碗
大
的
名
種
牡
丹
；
聖
誕
派

對
則
可
圍
坐
大
廳
壁
爐
、
共
享
由
橡
木
柴
火
帶
來
的
溫

馨
暖
意
。
據
說
這
個
壁
爐
還
是
受
政
府
保
護
、
來
自
十

八
世
紀
法
國
皇
室
瑪
利
安
東
尼
王
后
的
遺
物
！

邱
總
夫
婦
音
樂
品
味
高
雅
，
每
次
舉
辦
的
音
樂
會
都

挑
選
有
精
湛
造
詣
的
演
奏
家
演
出
，
演
奏
曲
目
也
是
細

意
編
排
。
五
月
二
十
日
中
午
在
邱
氏
莊
園
的
音
樂
會
便

聽
到
三
位
專
業
音
樂
演
奏
家
，
以
鋼
琴
、
大
提
琴
及
小

提
琴
演
奏
孟
德
爾
頌
︵M

endelssohn

︶
的
鋼
琴
三
重
奏

樂
章
，
美
妙
的
樂
音
在
春
日
的
寧
謐
中
悠
揚
響
起
，
令

人
沉
醉⋯

⋯

倫敦賞樂記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一
年
一
度
的
父
親
節
快
到
了
，
在
我

國
傳
統
風
俗
習
慣
下
，
今
似
乎
依
然
是

﹁
男
主
外
，
女
主
內
﹂。
一
家
之
主
雖
說

是
父
親
，
不
過
，
由
於
家
庭
重
擔
、
經

濟
支
柱
多
由
父
親
扛
㠥
，
實
在
吃
力
。

對
於
管
教
子
女
，
與
子
女
接
觸
多
是
母
親
，

因
而
子
女
與
母
親
關
係
特
別
好
。
不
少
父
親

似
笑
似
怨
地
說
：
﹁
母
親
節
比
父
親
節
熱
鬧

哩
。
﹂

數
口
之
家
的
一
家
之
主
已
感
㠥
實
難
當
，

裡
裡
外
外
都
要
兼
顧
，
更
何
況
十
三
億
人
口

的
大
家
庭
，
當
家
的
可
更
是
難
上
加
難
。
政

治
、
經
濟
、
外
交
等
錯
綜
複
雜
不
在
話
下
，

還
要
顧
及
吃
的
、
穿
的
、
住
的
等
民
生
問

題
，
不
但
要
全
面
滿
足
以
民
為
本
，
不
斷
提

升
水
平
，
還
要
滿
足
精
神
食
糧
，
缺
一
不

可
。
自
由
、
民
主
、
開
放
的
國
度
當
家
的
方

方
面
面
利
益
要
顧
及
之
餘
，
還
得
顧
及
是
否
公
平
和
公

正
。面

對
世
界
經
濟
下
行
，
特
別
是
美
國
經
濟
步
入
衰
退

期
、
歐
洲
債
務
危
機
等
挑
戰
，
中
國
又
豈
能
獨
善
其
身
。

其
實
，
自
去
年
三
月
以
來
，
我
曾
在
不
同
渠
道
建
議
中
央

政
府
，
要
關
注
宏
觀
調
控
力
度
，
特
別
是
對
收
緊
銀
根
，

對
房
地
產
市
場
的
調
控
要
適
當
。
否
則
，
經
濟
支
柱
產
業

盛
衰
必
影
響
各
行
各
業
榮
辱
，
政
策
稍
有
不
當
會
弄
致
反

效
果
，
經
濟
硬
㠥
陸
時
，
危
機
出
現
所
造
成
後
果
極
之
惡

劣
，
要
挽
回
必
困
難
重
重
。
外
圍
形
勢
愈
惡
劣
，
中
國
出

口
貿
易
甚
至
內
需
以
及
投
資
數
據
愈
來
愈
差
，
不
由
人
不

惶
恐
驚
慌
。
事
關
作
為
世
界
經
濟
第
二
實
體
的
中
國
，
經

濟
影
響
力
之
大
，
非
同
小
可
。
中
國
經
濟
下
行
的
消
息
已

令
各
股
票
市
場
無
運
行
矣
！

中
國
當
局
在
上
周
四
，
當
周
五
公
布
數
據
前
，
中
央

銀
行
率
先
公
布
減
息
二
厘
半
，
內
裡
原
因
頗
令
各
地
人

士
猜
疑
，
眾
說
紛
紜
。
歸
根
結
底
經
濟
定
出
現
了
問

題
，
當
家
的
才
如
此
快
速
推
政
策
救
市
，
看
來
減
息
及

調
控
銀
根
措
施
只
是
先
行
部
隊
，
隨
後
將
陸
續
有
來
。

中
央
要
谷
投
資
來
穩
增
長
，
調
結
構
也
是
關
鍵
，
所
謂

瞄
準
七
大
新
興
產
業
﹁
穩
增
長
放
在
政
策
重
點
上
。
﹂

竊
以
為
，
最
快
速
有
效
的
是
放
鬆
房
產
業
調
控
以
增
市

場
信
心
。
上
周
四
減
息
二
厘
半
，
對
翌
日
股
市
反
應
不

升
反
跌
。
投
資
者
判
斷
中
國
下
行
風
險
加
大
。

經濟前景堪憂
思　旋

思旋
天地

星
期
天
是
父
親
節
，
我
想
起
一
對
樂

天
的
父
女
，
資
深
傳
媒
人
杜Sir

杜
惠
東

及
其
女
兒
﹁
日
本
通
﹂
杜
如
風
，
二
人

走
在
一
起
總
愛
互
窒
一
番
，
好
搞
笑
。

杜S
ir

是
娛
樂
圈
幕
後
名
人
，
林
青

霞
、
鄧
麗
君
等
無
不
言
聽
計
從
，
皆
因
杜Sir

經
常
仗
義
幫
忙
，
出
謀
獻
策
。
我
問
如
風
可

有
吃
靚
女
明
星
姐
姐
的
醋
？
小
妮
子
笑
言
：

﹁
怎
會
？
爹
㜺
不
會
替
她
們
找
卡
數
呀
。
﹂

杜S
ir

在
圈
中
人
面
甚
廣
，
女
兒
從
加
拿

大
、
日
本
學
成
歸
來
，
要
進
軍
娛
樂
界
易
如

反
掌
，
但
，
父
女
都
認
為
幕
後
更
長
壽
，
於

是
，
如
風
由
撰
寫
電
影
劇
本
起
步
。
輾
轉
，

如
風
的
光
芒
從
幕
後
透
射
到
幕
前
，
旅
遊
節

目
︽
流
行
東
京
︾、
︽
風
行
全
世
界
︾
等
等
大

受
歡
迎
，
人
氣
急
升
，
更
被
封
美
女
主
持

人
。如

風
風
趣
，
用
語
時
尚
，
印
象
最
深
刻
是

她
坐
在
上
海
街
頭
吃
大
腸
麵
，
一
邊
夾
起
大
腸
，
一
邊

舉
起
一
卷
廁
紙
：
﹁
大
腸
好
味
又
乾
淨
，
裡
面
也
都
洗

清
，
連
紙
都
唔
使
用
呢
。
﹂
哈
，
幽
默
風
格
青
出
於

藍
。女

兒
全
球
穿
梭
，
父
親
強
勁
的
人
際
網
絡
自
然
大
派

用
場
罷
？
非
也
，
如
風
向
來
靠
自
己
，
初
入
娛
圈
曾
試

過
不
肯
認
父
。
不
靠
父
蔭
闖
出
天
地
，
自
然
更
加
歡

喜
。
實
在
如
風
口
硬
心
軟
，
最
重
視
父
親
節
，
前
年
買

了
﹁
金
勞
﹂
作
禮
物
，
杜Sir

不
知
放
到
哪
裡
，
笑
言
：

﹁
我
太
多
了
。
﹂
如
風
改
變
作
風
，
去
年
送
上
簽
了
名
的

空
白
支
票
，
結
果
，
當
然
不
會
兌
現
，
如
風
笑
：
﹁
這

是
最
省
錢
又
闊
佬
的
禮
物
！
﹂

不
過
，
今
年
父
親
節
如
風
認
真
了
，
因
為
數
月
前
老

父
跟
死
神
擦
身
而
過
，
他
被
驗
出
嚴
重
腎
臟
衰
竭
，
只

淨
下
五
天
性
命
。
如
風
嚇
得
每
天
都
哭
，
終
於
杜Sir

做

了
一
個
﹁
死
去
活
來
﹂
的
手
術
活
過
來
，
又
可
以
與
太

太
、
女
兒
共
度
父
親
節
了
。

杜Sir

的
最
大
心
願
有
二
：
︵
一
︶
如
風
要
像
鄭
秀
文

的
電
影
一
樣
嫁
個
有
錢
人
；
︵
二
︶
希
望
有
心
人
捐
助

腎
臟
基
金
會
，
讓
更
多
腎
臟
病
人
在
家
中
有
洗
腎
機
洗

肚
，
白
天
可
以
照
常
生
活
；
甚
至
登
記
捐
贈
器
官
：
衛

生
署
熱
線28330111

。
杜Sir

熱
心
、
熱
誠
、
熱
情
，
上

天
又
怎
捨
得
令
他
難
過
？
祝
杜Sir

父
親
節
快
樂
！

樂天父女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這天和好朋友微兒又去爬天竺山，拜過法喜講
寺，下山路過茗心齋，又去喝茶。茗心齋主人
在，聊起了也常來他的茶室喝茶的另類和尚，叫
做聞聞法師的。
聞聞法師初次到他的茶室，要了茶喝，對他

說：我來給你加持一下吧。
那時候的聞聞法師像是一個乞丐，僧衣很髒，

頭髮很長，鬍鬚滿面，只是茗心齋主人一心向
佛，同意了。
聞聞法師於是脫鞋盤腿，閉目打坐。鞋臭味充

斥整個茶室，令人反感，茗心齋主人不得不燃一
支檀香除臭。
「那時候我還沒有那麼另類，實在受不了那個

味道。」茗心齋主人說。
聞聞法師打坐完畢，走了，茗心齋主人又燃了

第二支檀香，驅除依然強烈的餘臭。
聞聞法師不駐寺院，只願意在山裡搭一個茅棚

打坐，過㠥最原始的苦修生活，餓了吃野果、渴
了喝山泉，如此兩三年，所以「臭不可聞」。他說
在寺院裡面修不好的，現在的寺院條件太好了，
吃喝住行都安排得很妥帖，遊客又多，熙熙攘
攘、熱熱鬧鬧的，沒法修行。比如說在靈隱寺
吧，那些穿㠥吊帶背心的女遊客來了，恐怕心頭
早就升起千個萬個念頭了，起起伏伏的，但是自
己可能根本就不警覺，更捉不住。這裡太熱鬧
了，每一個念頭都被熱鬧掩住了。而在山裡，哪
怕出現一個念頭，都十分清晰，就是看到一個老
太太，冒出來甚麼想法，都可以穩穩捉住。只有
靜修過，才知道熱鬧處如何調伏自己。
說到老太太，聞聞法師是要遠離的，老太太最

折損出家人的修行了。這裡有點神通的感覺，暫

且記下來吧。一個寺院附近，一個虔誠的老太太
去世了。去世後，她的銀髮變黑了，她的容貌變
年青了，她的遺骨燒出來很多舍利子，可以串成
一串美麗的手鏈。可是那個寺院的和尚呢，都是
面籠烏雲，枯槁無色的，精氣都被這個老太太吸
去了。
聽到這裡，我好奇地大睜開眼望向微兒，微兒

也望㠥我，看得出她和我一樣在猜測。
為甚麼？為甚麼？
老太太都是非常虔誠的，她們供奉三寶，十塊

二十塊的，用油紙或者紅紙包好，恭恭敬敬地，
甚至跪拜㠥遞給師傅。師傅收下了，就折損師傅
了，因為很多師傅可能還不如她們虔誠，修行不
如她們。這些錢，很多老太太是從牙縫裡一分一
厘地省出來的。尤其農村裡的老太太，篤信三
寶，節衣縮食地供養三寶，結果老太太的功德積
累了，師傅們卻被折損了。本來自己一個人，每
天種地除塵都要親力親為的，可是一個虔誠的老
太太來了，連飯食都煮好了送到手上，自己張嘴
吃就可以了，怎麼修行？所以聞聞法師是絕對不
受老太太供養的，看到老居士都逃掉的。他覺得
他不配，更無福接受老居士的供養。他是懷疑自
己的。
哦，這樣啊，我豁然大悟，指㠥微兒說：你瞎

猜了吧，邪思了吧，胡思亂想了吧。微兒也大叫
㠥指㠥我：你才瞎猜了，邪思了。
茗心齋主倒也不譏諷我們，還是繼續說㠥聞聞

法師的故事。
聞聞法師第二次來，茗心齋主沒有認出來，他

剃了頭，剃了鬚，僧衣也整潔了，說是進來討杯
水喝，坐下了。當時一個客人正在翻看張望拍攝

的《佛澤》影集，看㠥看㠥，指㠥其中一幅作品
問他，這個師傅和你很像，是不是你啊？
聞聞法師倒也直爽，說就是我。我現在在靈隱

寺山那頭的山窪裡搭了一個茅屋打坐，沒有駐
寺，每天會翻山過來走走。
聞聞法師會跟靈隱寺的大和尚要錢，說你們杭

州有錢，給我錢。
大和尚回答，沒錢。
杭州這麼有錢的地方，都沒有錢嗎？他說㠥，

轉身走了，也不生氣，也不糾纏。
他要錢幹嘛呢？專門修那些佛門祖師呆過卻又

破損了的道場，宗教局管不過來、也不賺錢的地
方。大殿常常被農民用來圈養豬羊了，他把他們
勸走，又把附近的靈塔或者經塔打掃乾淨，整理
一番，這些都需要錢的，他就會去要錢。
他有沒有想過還俗呢？
有的。有一回他去到一個偏遠的地方，偶遇一

個老太太要供養他，給他錢，他說我不要你的
錢，你給我一口水喝。老太太把他領回家，他這
才發現在這裡，水比錢還貴重。水要從很深的泥
巴井裡打出來澄清一夜，泥漿沉下去，佔了大半
桶。剩下的小半桶上還浮㠥一層油，撇去油，才
得到不到三分之一的水。那一刻，他想還俗了。
他覺得還俗比出家更有意義，能做更多的事情。
佛教非常強調僧人的作用，因為僧人是續佛慧

命的；有僧，佛法才能薪火相傳。如同儒家強調
讀書人作為文化載體的重要性一樣，僧被敬重為
天人師。佛、法、僧是一體的，供養僧，也就是
供養佛和法，佛和法才能保存生命力。可是強調
太過，過猶不及，尤其在目前的社會，很多僧人
不夠虔誠，修行淺，俗氣重，安於供養了，會造
成負面影響。
偶爾在微博上看到一條消息，在某國的海灘

邊，一個有錢的女孩子供養兩位僧人入住高級酒
店，然後陪同他們在海邊遊玩。因為虔誠，女孩

子不敢並行，幫㠥師傅拿㠥隨身物品跟在身後，
而師傅在前方打㠥傘施施然漫步。外國人驚訝
了，中國男人就是這樣的風度嗎？
唔，他們首先是中國男人？！
所以聞聞法師在這個社會顯得另類了，他不駐

寺院，不接受供養，專門找那些毀壞了而宗教局
照顧不了的古寺院，整理坍塌的牆垣、經塔，搭
茅屋打坐。
修行是一個很大的話題。有一天也是在茗心齋

遇到永福寺的允成法師，允成法師提到過午不食
的戒律，「如果不能持守，每天都偷一個饅頭藏
㠥在餓的時候吃，有甚麼意義呢？自己騙自己
嗎？」
「可是持戒有一個如同馬拉松賽跑的極限點

吧，過了那個極限點，人就開始適應並且獲得了
持戒的安適吧。」我這麼問道。
「但是有些人就是餓啊，不適宜。如果一直不

適宜，就不要騙自己了。佛門有八萬四千法門，
就是還俗，也許也是一個法門呢。」
此話怎講呢？有一個女孩子一心要出家，也出

家了。出家以後，才發現自己的執念有很大的問
題，又還俗了。還俗以後，結婚生子，安住當
下，真正地輕鬆快樂、自由自在了。

另類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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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爐檀香，一杯清茶。 網上圖片


